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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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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彪想要“把这栋烂尾楼盘活”，但该楼的房产证是在中国建设银行（下简称建行）的手中，没有房产证，如何能盘活？
停工之后，陈玉彪和工人们除了坚守着这栋他们亲手所建起来的建筑之外，就是“不断到当地市政府和法院以及公安上访，要求解决问

题，一直拖到2004年”。
作为陈玉彪他们曾经的代理律师，李宇于2004年初，“代理他们到法院诉讼”。
结果是，“诉讼的官司是打赢了”。不过，李宇解释说，在对该楼进行评估并准备拍卖的时候，建行提出了异议。
异议是，开发商丁铭耀曾向该行借了400多万元进行了抵押贷款，因无法偿还，建行申请法院（海口中级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当时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把这栋楼裁定给了建行。”李宇说。
异议提出后，“海口市中院开了听证会。”李宇在听证会中指出，这栋楼房从来没有竣工也没有验收更没有支付，只属于房产项目，不可

能领房产证，也不可能领取抵押贷款，另外，不能把评估有700万元的房产全裁定给仅有
500万元债券的建行。李宇说，他们一直在催，但得到的答案是——需要再了解一下。

“2004年的案子一直拖到现在。”李宇说，事实
上“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案子”。 据《东莞时报》

1994年，百余农民工垫资500万元盖房 2010年，他们仍蜗居烂尾楼讨薪

人生能有几个17年？
“没地方住，反正楼空着，我们就住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能捡菜吃”

陈玉彪现在梦想要办成的一
件事情是，“把这栋烂尾楼盘活”。

和100多位农民工一样，陈玉
彪在海口金滩路通华小区的一栋
9层的烂尾楼里已经住有17年了。

1994 年，陈玉彪和这些工人
的关系是包工头和工人；但几年
后，工人扬言要把他抛进大海；而
到了2005年，“他们了解我了”。

16 日，海南媒体的一篇百余
人蜗居烂尾楼17年报道把陈玉彪
和这些工人送进了公众的视线。

17年前，这些农民工怀着淘金
的梦想，从全国各地来到了祖国的
宝岛参与轰轰烈烈的房产建设。
不过，他们的梦想极其脆弱，以至
于经不起开发商一走了之的一击
就碎了。而守着这栋烂尾楼则成
了他们抓住近于绝望的希望。

破旧的烂尾楼俨然成了通华小区里的一个败笔，和其他7栋高档完好的楼群相比，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远远看去它就像是一个被掏
空的盒子，盒子里面住着人，他们用撕开了的麻袋把窗户封着，而有的麻袋已经破烂不堪。

“没地方住，反正楼也是空着，我们就在这里住了。”一个姓王的女子说，“陈玉彪（包工头）说只要楼卖出去就还我们的钱，那我们就可以
搬走了，我们也想着随时会搬家的。”

时间能模糊一些东西。在讲述当年故事的时候，住在烂尾楼里的农民工老吴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惆怅，反而显得淡然：“现在回忆起来已
经很平常了，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老吴说自己是最早一批来海南打工的人，其他住在这里的工人有的是1994年才来的，这些人大多
都是来自四川、湖南、湖北的人。虽然住的是烂尾楼，包在水泥里的钢筋也暴露在外，任由风雨的侵蚀，但老吴觉得挺满意：“在这里很安全，
而且房租又很便宜。”为什么周末了人还那么少呢？“他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早6点就出门找活，有时候中午都不回来，就在外面吃了。”
老吴说，“中午就在天桥下边休息边等活。”

人到中年，四十不惑。但对于17年前39岁的陈玉彪来说正是而惑之年，他的命运在彼时悄然发生变化。
1992年初，人们从全国各地赶到海南淘金，齐头并进把房地产价格推向高空。一年后，海南建省和特区效应如虎添翼得到全面释放。
据统计，在高峰时期，这座总人数不过655.8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1988年房地产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350

元，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每平方米7500元。
1993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整顿措施招招致命，海南房地产的热浪应文倒下。
在这场房地产的热浪中，能如后来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潘石屹者寥寥无几，而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则葬身热浪之中。之后，有人表

示谈虎色变，发誓不再碰房地产。
和许多人一样，陈玉彪也被卷入浪中，成为牺牲品。本来，这一切他都可以避免。陈玉彪说：“我当时也知道，1994年时海南房地产已

经走下坡路了，但是我们看中这是政府的东西。”曾作为陈玉彪的辩护律师李宇（化名）说，陈玉彪所谓的“政府的东西”，指的是当时所提倡
的经济适用房。陈玉彪就和几个朋友一起集资100多万元包下这个工程。“有工做就有饭吃。”陈玉彪说。

不过，一年之后，陈玉彪的“心就凉了”，他所“看中”的工程却“耗掉了”他“最辉煌的年龄”，因为“一个人真正做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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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李宇说，陈玉彪的施工队所包的这栋楼，签的合同是垫资，包工包料承包兴建，但是1994年到1996年之间停过工。李宇说：“主要
原因是开发商涉嫌经济犯罪，受到公安厅的通缉。”李宇透露，开发商为通华房地产有限公司，“老板”是丁方山（化名）。丁至今仍身陷囹圄。

如此，陈玉彪和那些农民工垫资的500万元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这个工程所涉及拖欠的垫付款、工钱和材料钱加起来，总共1100
多万元。

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开发商纷纷逃离或倒闭，银行顿时成为最大的发展商，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据资料统计，仅
建行一家，先后处置的不良房地产项目就达267个，报建面积760万平方米，其中现房面积近8万平方米，占海南房地产存量的20%，现金回
收比例不足20%。

这下，陈玉彪就惨了。当工人发现自己所垫的钱“完蛋”以及得不到工资之后，陈玉彪自然成了索取的对象。
陈玉彪依然记得，2003年，刚过完春节的一天上午，有七八个工人找上他家来了。当发现“我当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时候，这些工

人就把他拉到海边，“用麻袋装起来”。要抛进大海。陈玉彪说，幸运的是，“我的朋友当时就给我拿来一万多块钱，否则那天就要死了”。
因为“我们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为了生存，“只能到外面捡菜来吃。”
陈玉彪到处借钱的举动，在2005年的时候终于被这些工人谅解了，“他们知道我不是骗他们的，也就原谅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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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名农民工在海口的烂尾楼里蜗居17年，惊诧社会舆论。
海南房地产泡沫恍如隔世，房地产价格也会崩溃还仿佛是刚刚听说的传说，而这100名农民工如同活化石般验证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悲惨过去。
而令人惊诧的是，当海南房地产泡沫远去，当老板们不是鸟兽散就是被法办，社会最底层却仍然在为经济的狂热错误支付青春。
你有几个17年被这样耗费？你有几个17年将烂尾楼改造成无望的贫民窟？又有几个17年可以决绝地等待偿还，17年几乎将下一代也押上了注。如

果是欠了银行或权力的钱，可能没多久就能得到抵偿，但欠了谁也不需要真正负责的经济问题，那就是“再简单的案子”似乎也拿不回什么来。
在警示楼市有风险外，百名海口工人的存在似乎还在向社会发问，政府和法制如何能容忍普通百姓以17年作为讨回公道的期限。社会还需要更有效

的组织、更大的决心来润滑本来可以简单化解的劳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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